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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荡曲艺，乐天人生
○  陈伊凡      王竞帆

李寅飞

“‘头一道菜就是蒸羊羔，后边儿还有呢，

后边儿还有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

鸡，烧子鹅……什锦豆腐什锦丁儿……三鲜苜蓿

汤’——哎呀，这口风太像李伯祥了！那时候都

不认识字儿，就按着拼音那么抄音儿写下来练。

觉得挺好玩儿。”

回忆起自己与相声最初的缘分，李寅飞情不

自禁抑扬顿挫地念叨开了。

如今，这段有名的相声贯口（编者注：对口

相声中常见的表现形式）李寅飞顺口就来，就连

躺在床上也会忍不住叨叨几句。

2012年，李寅飞和他的搭档叶蓬参加了

CCTV举办的相声大赛，获得了人气之星，着实

“火”了一把。

谈及自己的相声人生，李寅飞幽幽一笑，

曰：“乐天者寿。”

 

“传递快乐的人自己都不快乐，这怎么行。”

涮羊肉，老一号楼，集中班，“这些想起来

就很开心啊。”如今已是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的李寅飞看着窗外的落叶，砸吧着嘴说道。

集中班的日子在李寅飞的记忆中是快乐而难

忘的。每到寒冷的冬天，李寅飞如果周四下午没

有课，就会去照澜院买了羊肉，给室友短信叫他

们回来吃。

“对了，这可别写进稿子里，不然楼长该把俺

们的锅给没收了。”说完，他还不忘提醒一句。

“玩儿性大。”这是曲艺队前队长吴天蛟对

李寅飞的评价。

这个水利系12级硕士说起他的这个“老不正

经”的学长，脸上一直挂着笑。

李寅飞

2005年作为曲艺特长生进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现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2006~2009
年为北京德云社鹤字科演员。2012年参加第六届
CCTV相声大赛，获得“人气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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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寅飞

有一次，李寅飞

为了不让他睡觉，用

手机录了“吴天蛟你

想睡觉是不可能的”

放 在 他 耳 边 ， “ 你

说，这人损不损！”

吴天蛟大笑道，“他

这个人挺能玩，做事

总有点不到‘屎不拱

屁股门’不干活的感

觉，但最后他总能很

好地完成。”

每当这个时候，

李 寅 飞 就 会 咧 着 嘴

说，“也不看看我是

谁！”“他就是要你

腆着脸跟他说，‘您是神仙啊。’”吴天

蛟说道。

当然，李寅飞也有正经的时候。

吴天蛟记得自己还是队长的时候，面

对曲艺队里创作气氛薄弱，凝聚力不高，

身为队长的他愁坏了。这时，李寅飞这个

队里的老人突然变得一本正经，跟他聊

天，给他鼓励。“就感觉一个平时一直打

醉拳的人突然给你一拳，一下子就被打醒

了。”吴天蛟说。

前任曲艺队队长工物系08级本科生吴

凡回忆起这个被他称为“李寅飞爸爸”的

学长时说：“平时一看就是玩玩闹闹的，

但关键时刻他从不掉链子。”

吴凡记得，2011年曲艺队举办《艺起

走到》专场。“曲艺队在那个学期办专场之

前是很少的，准备得很仓促，其实办的也挺

赶的，很多事儿都没准备好，而且，演出前

我和吴天蛟也是连着发烧。”他说。

结果，演出前李寅飞也病得厉害，发

烧咳嗽一宿。但是第二天李寅飞吃药喝

水，到晚上演出的时候依旧全情地投入。

“他当时跟我说，既然已经应了说要出一

个节目，最后即使是在有一定困难的情况

下，也要把这事情做好。”吴凡说。

“坚持梦想，永远是最重要的”

“飞字辈儿”这四个字对于李寅飞来

说充满了回忆和思念。

作为继1997年之后，清华招的第二

个曲艺特长生，李寅飞刚进清华集中班时

还是个“愣头青儿”，他认识了他的师

父——98级的王飞。

当时，他的师父正在找工作，忙得焦

头烂额。但每每到吃饭的时候，总是叫上

他的这个徒儿。

“刚进队的时候，飞哥就给我讲，

‘ 会 、 熟 、 精 、 通 、 化 ’ ， 一 句 都 不

会。”说这句话时，李寅飞斩钉截铁，不

自觉地用上了使活（即说相声）时必须注

意的逻辑重音，字咬得很准、很狠。

直到今天，李寅飞每回碰见自己的师

父时，师父都会跟他说：“坚持自己的梦

想，坚持永远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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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得知李寅飞参加CCTV相声

大赛，身为师父的王飞也一直关注着。看

到他们的表演后，马上在微博上回复他，

给他鼓劲。

如今，李寅飞身为曲艺队唯一的“老

人儿”，也将这种传承的精神给了他的徒

儿——杜飞。

“杜飞是我在曲艺队唯一一个男徒

弟，也是一个很热爱相声的人，有灵气、

有创作能力，也用心，就是心重，好多事

儿也都有时候看不开，我特别希望他在美

国能够心胸更开阔，自己在异国他乡能够

过得很快乐，很开心。”

风吹得门吱吱呀呀响，李寅飞陷入了

沉思。

百年校庆那场夭折的相声剧对于李寅

飞来说不仅仅是一次演出，那场剧是李寅

飞和自己的徒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蒙

民伟楼搭档演出。

“我们要录下来，这不仅是一次对于

我们这么长时间辛苦付出的自我肯定，也

是我和杜飞的一次记忆。”

如今，“飞字辈儿”一门一个毕业工

作，一个出国留学，97年第一个曲艺队特

长生胡鑫喆如今已成家立业，李寅飞他们

有时会看到这位97届的“老大”携妻带子

地出现在队里看望大家。

只有李寅飞还一直留在园子里，坚守

着他的曲艺队。

就像老大、师父一样，这帮曲艺队的老

人们都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曲艺队，对于

李寅飞来说，曲艺队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老大、梁晗都毕业了，我也博一了，

等我再毕业之后呢？我希望能够尽早地招上

一个特长生来，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

招不上特长生的话，大家一定要再努努力，

哪怕熬熬夜，多讨论，多交流，多观察生

活，多创作同学们喜爱的作品。毕竟我们就

是这么样过来的，我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这

么坚持下去。”李寅飞说。

“就想当个说相声的。”

“我有一个愿景，希望以后人们再提起

相声时，不是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很大，要宣

泄才来听，这不是相声的全部，相声的娱乐

功能在现代被片面放大。”李寅飞说。

二十载春秋，曲艺已经成为了李寅飞

的一部分。

“关键是在于曲艺传达给人的一种生

活节奏和生活态度。当今社会太浮躁，曲

艺，是一个需要你缓下心境来做的事情，

如果你听了三分钟相声就想，嘿，我怎么

还不笑啊？这怎么能安静地继续听呢？”

李寅飞说，“只有你自己过得快乐，才能

给别人快乐，天天传递给别人快乐的人自

己过得都不快乐，怎么可能？”

“苦闷，怎么可能没有呢，我也有想

哭但还得让大家笑的时候。”说起生活中

的不愉快，李寅飞语气豁达，这帮曲艺人

总能“化生气为浆糊”。

李寅飞



37

人物PEOPLE

有几次，李寅飞的搭档在后台和媳妇吵得

不可开交，但上了台，嬉笑逗唱，一点儿也不

含糊。

李寅飞还记得他刚失恋时的一场演出。

“我在台上捧哏，看见一个不认识的观众给

我拍照，闪光灯啪一亮，我受不了了，一滴

眼泪就掉到桌上，我拿手绢赶紧胡噜一把，

跟擦汗似的。那是我女朋友第一次来看我

演出时坐的位置，我还能记得她叫好的样

子。”他回忆道。

“乐天者寿”是李寅飞的一种生活状态。

“偶尔能感觉到或者看到他一些不开心的

时候，但是他即使是心里边儿有事儿，也能展

现出一种开心的状态。”想起这位曲艺队的老

人，吴凡说道。

如今，李寅飞已经从最初的拜磁带为师，

到成为清华曲艺队的老人，李寅飞说：“就要

当说相声的，还得是学历最高的。”

身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生，李寅飞斩

钉截铁地说“就想当个说相声的”。

几年来，他做过不少和相声有关的专业

论文。

“我了解相声行业整体市场规模、就业人

数、市场细分状况；我也了解媒体传播规律，

利用不同的媒介平台把我想说的内容传达给观

众，这些背景知识在业界都是少有的。”李寅

飞说道。

“清华里觉得我太像说相声的，说相声的

觉得我太像清华的。无论如何，坦荡便是。”

坦荡便是。相声如是，学业如是，生活亦

如是。李寅飞笑称，在京城里，他是说相声的

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个，但他希望观众能先喜欢

他的相声，再看他的学历。

（本文转载自《清新时报》）

李寅飞

2013年4月19日，“大逗相声”在清华大学大礼堂进行专场演出，李寅飞（左）和叶蓬表演相声《大话鲁迅》


